
难忘30年矿工生涯，赵成功回忆下井的日子数度落泪

““干干了了一一辈辈子子矿矿工工，，还还是是干干不不够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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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黑干了14小时
第一次下井累哭了

1977年，28岁的赵成功放
弃人民公社文书的工作，成为
了落陵煤矿的一名矿工。虽然
下井前，赵成功已做好了吃苦
的准备，但第一天下井还是给
他来了个下马威。“升井后累得
连饭都吃不下，捂着被子哭了
大半夜。”回忆起曾经的一幕，
他至今难忘。

“听到炮声后，我和工友们
就顺着溜子(刮板运输机)爬进
去，第一件事就是把炮轰倒的
木柱子一个个重新支起来，再
用铁锨把煤运到溜子上，运完
还要逐一回柱。煤层只有90公
分高，直不起腰来，井下一片漆
黑，只能看到安全帽上矿井灯
的亮光。”赵成功刚开始回忆就
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哽咽着说

“真是太苦了”。
先在煤堆里扒拉出来一个

深坑，再把直径30公分的木柱
子立进去支撑起煤层。等挖完
柱子附近的煤，就要把木柱迁
移到前方，以保证挖煤工人的
安全。“干了14个小时后升井，
双手磨得全是血泡，感觉身体
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饭都没吃，
躺在宿舍的床上就哭了。”赵成
功说，这一晚他一夜没合眼，心
里打起了退堂鼓。

“干还是不干？我想了想入
党申请书上的话，其他共产党
人死都不怕，这算啥？干！”尽管
一起来的好几个工友干了一天
就撤了，但赵成功还是咬牙坚

持了下来，而且在煤矿一线一
干就是13个年头。

迎来矿业大发展
矿上年产煤100万吨

1987年，赵成功所在的落
陵煤矿获得“全国地方煤矿质
量标准化矿井”荣誉。作为获奖
的20家地方煤矿之一，落陵煤
矿的安全生产得到了认可。从
这一年开始，矿业开始呈现大
发展态势。

举例来说，赵成功初次下
井时，井下用的是13型(宽度)
刮板运输机，到了1987年是26
型刮板运输机，到了1990年就
变成了40型刮板运输机。“刮板
越宽，工人们干活的效率也高，
也减少了整理刮板煤炭的重复
动作。”赵成功说，最初工人们
一个班次要干11到14个小时，
提高效率后一个班次只需要8
个小时。

“当时煤炭产量上去了，开
始抓安全生产，但当时行业内
还没有专门的安全生产条例，

1990年我从一线转到安全科工
作，第一要务就是建立安全制
度。”赵成功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安全生产制度细化后，下井
不戴安全帽、回柱不标准等这
些小细节都有了约束，还顺势
而为有了“安全质量评估”。这

些精细化的安全生产管理当时
走在了全省前列，省内煤矿企
业还到落陵煤矿学习了安全生
产管理。

1997年，赵成功从落陵煤
矿安全科调到运河煤矿工作。
当时运河煤矿还未正式投产，
但已购进更为先进的采煤设备，
液压支架和采煤机的投入使用
让采煤实现了全机械化。先进设
备的使用大大增加了采煤量，最
初落陵煤矿年产只有21万吨，到
1999年运河煤矿投产后，煤炭年
产量已达到100万吨。

煤黑子以矿为家
生娃、盖房都管不了

说起在煤矿工作的经历，
赵成功侃侃而谈。但说到家人，
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直说这
么多年他最亏欠的就是家人。

“别人下井八九个小时就
升井，他却比别人多干一两个
小时，本以为当了班长空闲时
间会多点，谁知比原来更忙。”
赵成功的老伴回忆，当时赵成

功很多时间都一个月回家一
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赵成功自嘲说自己是“煤
黑子”，对老伴说干一行就要以
矿为家。“当了班长不是得空闲
的，是有了更大的责任，放了炮
后班长要第一个冲下去，每三
五分钟就要爬一圈反复检查有
没有安全疏漏，哪里最危险班
长就要去哪里。”赵成功说，在
一线工作的13年里，有数次可
以更换工种的机会，但是他眷
恋这份与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感情，所以一直坚持了13年。

“对这个家我亏欠的太多，
老伴一个人种着庄稼，拉扯大
了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两位老
人，三个孩子出生时我都不在
身边……”说到这里赵成功的
眼眶湿润了。他老伴回忆说，当
年生孩子时，她一个人骑着自
行车去医院待产，孩子出生十
几天时，才传信到矿上，就连家
中盖新房这样的大事也都是她
一个人忙活。

退休后发挥余热
成为“行走的教科书”

2007年，在煤矿工作30年
的赵成功退休了。忙忙活活这
么多年，突然退下来还真有点

不适应。退休的第三天，他就接
到了霄云煤矿工作人员的电
话，希望他帮忙去筹建工会，这
下赵成功立刻又兴奋起来了。

老赵是煤矿业的元老级前
辈，他的故事单拎出来也能写
本书。他这本“行走的教科书”
也给企业帮了大忙。一堂堂以
身说事的教育课、安全生产课
贯穿起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
理也有了抓手。遇上有年轻人
思想有浮动，只要老赵出马一
定有成效。

这几天，一家企业的职工
餐厅屡次有人反馈说菜价太
高，老赵记在了心里，每逢有空
就去市场上转转看菜价和肉价。

“就拿黄豆芽粉条炖肉这菜来
说，黄豆芽、粉条、肉各多少钱一
斤，职工买到的一份菜核算下来
有多少钱，我得好好算一算。”赵
成功说，可别小看这些小问题，
能帮企业解决一个问题，企业的
发展就少一个绊脚石。

原来的老同事都说他“退
休不退岗”，赵成功笑着回复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现在的
赵成功仍在济宁矿业集团的几
个企业里忙活着，主要负责安
全生产普及以及工会的相关工
作。

从28岁第一次下井，到退休后继续在煤矿企业发挥余热，1949
年出生的赵成功这辈子一直在和煤矿打交道。问做矿工累不累，赵
成功说“真累”，但再问他后悔吗，他直起身子说“坚决不后悔，值！”
虽然干了一辈子矿工，但他还是干不够。他说“矿工”是他生命中一
个最重要的标签。

翻看过去的老
证书，做矿工的
经历一幕幕浮现
在眼前。

1990年，赵成功在落陵煤矿工作时留影。

赵成功夫妇年轻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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